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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本期栏目重在儿童文学讨论、表现特点和文本三个方面。３篇文章分别就动物文学收编的合
理性，具体作品的文本进行研究。其中 《动物文学被儿童文学收编的合理性分析》从多个维度论及了动

物文学存在的客观性及其价值功能；对图画书中死亡书写的研究，作者比较详尽地分析了伊夫·邦廷作品

中的儿童视角、镜像式意象、爱的引导者三个方面的特色；另外一篇作家作品研究，作者运用多学科理论

解读作品，分析作品人物形象的相互映照关系，展现青少年主体性确立的艰难过程。

动物文学被儿童文学收编的合理性分析

———动物文学谈片

韦　苇
（浙江师范大学 儿童文化研究院，浙江 金华 ３２１００４）

摘要：科技文明突飞猛进背景下的动物文学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动物文学被归属到儿童文学，是因为

有相当数量的动物文学作品连幼童都可以阅读欣赏，对儿童具有强劲的吸引力，因此，本来并非儿童文

学的动物文学在少年儿童中赢得了广泛的读者。动物文学因其独特的内涵和异质的美学魅力成了对少年

儿童大自然教育和生命教育的特殊教材，动物文学这个独立的文学品种于是被儿童文学所收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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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动物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生活

动物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生活，这是无需在

这里论证的问题。人类从站立起来，成为树栖猿—

地栖猿—狩猎猿，这 “裸猿”是算人呢，还是算动

物呢？应该说，他们已经产生人类的基因了。人类

的这种基因积累过程还保留在从胎儿到童年期中。

是语言、文化、艺术、运动、科学使世界上有了人

类。科学可以发达到无限高的水平，但人类的基本

面仍然是相当简单的生物现象。 《裸猿》的作者德

斯蒙德·莫利斯在他的书里警示我们：“……我们必

须长期而严肃地把自己看作是一种生物，以此意识

到自己的局限性。”“动物在人类的祖先那里是人类

的朋友。”今天被驯养的诸多动物与我们的生活天天



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普里什文也发表过同样的

观点：“我感到同所有这些能飞、善游、会跑的生物

都有着血缘关系”。

多少千年，人类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伦理尊严。

所以当有动物学学者研究到 “人的生物学本质”

“人的动物属性”时，人这种超级高等动物就难以

面对自己的生物学本质和动物属性了，首先是宗教

界人士，他们将其视为洪水猛兽，说动物学家们的

研究成果会使人类掉进 “兽性本能的陷阱”。是

的，人类文明越往人性化方向完善，人就必然离兽

性化越远，其表现是，在配对纽带的保证下异性做

亲密接触、千方百计呵护儿童、寻觅多样食物、保

持清洁卫生、避免流血争端、祈愿天下和平等等。

再则，动物学家把世界上的城镇说成是 “人类动

物园”，也是有大量丰富、周密的阐述、解析与论

证的，考察了人类的划地生存并加以据守并在有可

能时竭力扩张地盘、人类的暴力攻击行为、人类中

的强大者时或对弱小者进行霸凌欺辱、人类对绝对

权威的艳羡和追求、人类违背婚姻家庭诺约的局部

现象、父母对自己的孩子呵护不力，或反之，儿女

对父母视同陌路等现象之后，发现了人类与动物的

生物性脐带其实是没有完全割断的。

不用细说中国人说自己是龙的传人；不用细说

类人猿告别以野果果腹充饥之后，人作为食肉动物

与动物的依存关系；不用细说人的生产生活曾经怎

样得力于动物；不用细说人豢养宠物庶几又回到了

我们的始祖与动物相亲相依；不用细说候鸟重又回

到湖泊所给我国百姓带来的喜不胜喜……

为什么汉民族的十二生肖都采用动物？炎黄子

孙为什么要迎龙灯／要耍狮子？戏台上为什么要穿
蟒袍？孩子衣服上为什么要印上史努比、唐老鸭和

米老鼠？

连我们说话，我们表达一个想法、一个意思，

离开成语、谚语和俗语会有多么乏味、多么难！它

们已经不可能再从我们的生活里剥离出去，无论在

中国还是在外国。我们离得开这些成语说话

吗？———腾笼换鸟、筑巢引凤、骑马找马、黔驴技

穷、杯弓蛇影、引蛇出洞、狡兔三窟、亡羊补牢、

画蛇添足、狐假虎威、塞翁失马、守株待兔、狼狈

为奸、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兔死狐悲、为虎作伥、

鸡犬升天、狗仗人势、与虎谋皮、趋之若鹜、犬马

之劳、犬牙交错、鹊巢鸠占、人困马乏、作鸟兽

散、如鱼得水、狼吞虎咽、丧家之犬……

我们若离开民间俗语，说话会多没劲！中国人

说 “一箭射双雕”，外国人说 “一石打两鸟”；中

国人说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外国人说

“猫儿不在，就是耗子的天下”；中国人说 “狗改

不了吃屎”，外国人说 “只要是狐狸，它的梦里便

只有鸡”；中国人说 “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

草。”外国人说 “世上没有好到不吃草的马”；中

国人说 “黄鼠狼给鸡拜年”，外国人说 “狗给你摇

尾巴，不是为了你，是为了你的面包”；中国人说

“天下乌鸦一般黑”，外国人说 “乌鸦呱呱叫，事

情好不了”；“狐狸给鸡拜年”，外国人说 “狐狸不

会给狼领路”；中国人说 “狡兔有三窟”，外国人

说 “心肠再好的狐狸也有三个洞”；中国人说 “有

钱能使鬼推磨”，外国人说 “钱能让狗跳舞”；中

国人说 “狗改不了吃屎”，外国人说 “狗永远记得

你给过它骨头”；中国人说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

狼”，外国人说 “没有猎狗逮不住兔子”；中国人

说 “得着驴子当马骑”，外国人说 “驴子不因为进

了基辅就成了骏马”；中国人说 “跑得比兔子还

快”，外国人说 “快得就像猎狗追兔子”；中国人

说 “毒蛇口中吐莲花”，外国人说 “小心狐狸嘴巴

甜，小心花下有毒蛇”；中国人说 “一山难容二

虎”，外国人说 “一个窟里容不得两头熊”……

明摆着的事实是，不取动物以比方，人就无法

交流，至少，没有暗喻，交流的言语就不能含蓄地

说理，叙述就没有活气，且无法做到婉曲、简洁而

准确。

人与动物联系是天然的。尤其是孩子们，他们

无不想知道与自己关系如此密切的动物世界，而如

果关于这个世界的呈现方式是文学的，即具象的、

细节的、故事的、有作家智慧的，是源于生活又高

于生活的，那么知道另一种世界的法则与奥秘，就

会成为他们的渴望。

二、科技文明突飞猛进背景下的动物文学

工业文明和科技文明的发达，给人类自身造成

一种错觉，以为人和人的支配欲可以无限制的挥发

与膨胀，可以任意的奢侈。其实，地震和海啸就告

诉我们，人和人的意志不是万能的， “人定胜天”

２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９年４月



不是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不易真理。在地震和海

啸面前，自以为万能的人其实和动物一样，抗拒不

了更控制不了发生在我们这个星球心脏部位的激

情。地震和海啸其实是被动地把人放在与动物同样

的地位上，甚至人显得更脆弱、更无能，动物已经

对地震有预感的时候，人类还茫然无所知。这样来

认识大自然，我们就会认识到人类的渺小；这样来

思考生命，就能够摆脱 “人类中心主义”“人类沙

文主义”的立场，就能消除人类对动物的傲慢与

偏见，就能消除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种种错觉，承

认人类并不是地球的主宰者、不是大自然的主宰

者，人只不过是地球上一种能用语言思维、表达，

从而具有物质和精神创造 （首先是艺术创造）能

力的动物而已。只有当我们认识到，地球是一个人

与动物命运与共的大生物圈，地球是人和动植物一

起拥有的生存共同体，我们的生态伦理观念才能正

确地建立起来。这样，我们就会形成一种氛围，即

对有些生命意识和生态环境意识特别强的人士怀有

更高的敬意。所以，某种范围内可以涵盖动物文学

的大自然文学作为一个文种，尤其是学科性的大自

然文学研究，不可能在工业文明、科技文明和城市

文明兴起的１９世纪以前产生。当动物的生存问题
因为工业和城市的迅猛发展而引起严重关注的时

候，当作家对动物生命有新的理解的时候，以动物

为本位、为重心的动物文学就自然而然应运而生

了。动物文学作家只不过是能用文学方式来思考大

自然、思考生命、思考动物的一批人而已。他们把

真实的动物世界用艺术的语言经营成为精彩故事、

生命传奇，打造成为文学图书的常青树。

动物文学能给孩子以独特的生命教育，从而有

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儿童从动物文学的形象中获得审美感动，与动

物文学里的形象发生共鸣，与此同时，孩子会认识

到，动物是一种与人类不同的生命存在，它们的行

为可以促使孩子对人类的行为进行反观和反思，促

使孩子审察人类自私本性的后果，从而克服人类的

骄横和偏见。孩子在受到生命教育的同时，他们的

人格也就可能在更宏阔、更丰盈的背景上得到健康

的发展。

伟大的大自然文学作家普里什文的创作理念，

就明显超越了环境保护和生物保护层面上的意义：

他的作品激励读者去亲近大地母亲，去和大地和谐

相处，去恢复与大自然的良好关系，去关注每一株

草、每一棵树、每一只禽鸟和野兽、每一座山峦、

每一条河流。高大的松树、清澈的湖泊、连绵的山

峦、飞跃的松鼠、胆怯的小鹿，清新的空气里脂香

和果香扑面而来，在各种动植物的环境中，人的心

灵能有一种与天地融为一体的感觉。普里什文的说

法与ＧＤ罗伯茨的说法不谋而合。罗伯茨认为动
物文学有强大的解放力量，它 “……有助于我们

反璞归真，但并不要求我们倒退到野蛮状态。这类

作品将我们带回到古老大地的亲缘关系中去，又并

非叫我们放弃……世代积累的智慧，放弃任何

‘历代巨大成果’的精华……它的深远意义将日益

凸现，使我们焕发勃勃生机，使我们更加古道热

肠，具有更加高尚的悲悯情怀，而且只有到了这一

境界，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动物故事的奥秘。”

飞过天空的野鸭有无形的价值；出没于山间的

灰熊有无形的价值；野外的声音、气味和记忆都有

无形的价值。

向森林走去，纵然只是向城市中央公园的绿洲

走去，去看看鸟们筑在树丫间的窝巢，怀着朝圣—

心灵朝圣—的心情。

三、动物文学不是生态保护文学

法国著名电影导演让·雅克·阿诺于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末完成了由詹·奥·柯伍德的读物小说
《灰熊》改编的电影 《熊的故事》。电影在许多国

家上演后，据说 “吸金一亿多美元”，可见其观众

数量之多！而且还不只是观众受到强烈的震撼，继

而居然还发生了这样喜人的效果：在法国，这部电

影上映之后，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宣布将尽

全力去保护比利牛斯山上仅存的那１６头野生灰熊；
在奥地利和瑞士，人们正努力为熊做宣传，并为它

们建造国家公园……其中，奥地利正计划取消在某

个美丽山谷中建造水电站的项目，以保护熊的生存

环境；芬兰人观看了电影之后意识到他们还没有禁

止捕熊的法律，所以他们正在为法律的制定做努

力；英国的查尔斯王子、挪威的国王、以及荷兰的

女王都以世界自然基金会成员的身份参加了电影的

放映式，并努力地在各自的国家为熊谋取生存权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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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举出这个例子，可能会被人误解，是不是我

要把动物文学的创作宗旨定位到自然环境的保护、

动物保护、动物物种的保护上。从客观效果上看，

动物文学的创作和流播可能起到些许这方面的积极

作用，即有利于强化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意识。然

而究其实，所有这些都还是以人类的利益为出发点

和归宿的，就是说，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其潜

在的立场还是人类为自己着想，利用自然来为人类

谋取自身利益使之最大化。和这种立场相对立的生

态伦理观，是把大自然中的动植物都放置于和人一

样的平等地位来考量。每一种生命的存在都体现着

造物主的美意，都有其不可剥夺的生存权利。人类

其实当担不起救赎被人类破坏了的大自然环境之

责，人类要做的，是克制和收敛自己 “征服自然”

的野心和欲望，不去侵扰其它生命的自然存在。这

种生态伦理观需要人们从内心深处消除面对大自

然、面对宇宙时常常持一种自以为是的观念，从而

对所有的生命存在树立一种谦卑的姿态，尊重造物

主的法则，与世间万物达成和解。这不仅是爱心、

责任和良知的问题，更是一个信仰的问题。如果一

个人的内心里没有形成对于生态的生命主义信仰，

那么，他的生态意识、环境意识，对动植物的态

度，就只是暂时的、相对的和有限的。有什么样的

内心生态，就会有什么样的外在生态。世界上的

恶、不义、非人道、破坏、攫取、剥夺、虐杀等

等，难道不都是从人的内心里生发出来的吗？我们

应该发自内心地去感触自然的痛苦，抚摸动植物的

伤口，深入认知地球生物圈的共生关系。现实地，

我们可以多去听听非洲塞伦盖蒂大峡谷大自然保护

区的动物卫士们、可可西里藏羚羊保护者们的诉

说，恭恭敬敬地聆听他们所讲述的大自然传奇故

事；还得听听动物物种保护专家们的警告：一样动

物物种消失了，就永远从我们的星球上消失了，人

类没有恢复动物物种之智、之策。

中华民族有个好传统。中国的儒家学说、佛教

学说、道教学说在推动和谐社会和和谐生态方面都

有可贵的治理智慧。无论是儒家的天人合一，还是

道家的道法自然，或是佛家的众生平等，中国这些

哲学理念已经帮助我们的文化存活了几千年。对于

“我是谁”这个问题的回答，儒家的答案是 “我是

父母的孩子，也是我孩子的父母。”我国古人都知

道，人都是延续千万年的血缘关系的产物。从这个

角度说，个人的利益与其前辈和后辈的利益都是息

息相关的。中国民间 （尤其是兄弟民族地区）朴

素的观念，就是想到子孙，想到千秋万代的利益。

在考虑地球和生命这一命题的时候，西方有西

方的模式，东方有东方的模式，但是，可以相信，

人类的大智慧都是相通的。

动物文学是文学。文学有自己必须完成的、文

学所规定的艺术使命。如若将动物文学的阅读附丽

于生态和环保的需要，并以此为动因来创作和阅读

动物文学，就把主要供人作精神性欣赏的文学功利

化了，把文学的审美意义洇淡了。所以，动物学的

真实性只是对动物文学的内容要求，文学还有自身

的 “文学性”要求。

四、地道的动物文学作家总是为数不多

往往是这样，满足优秀动物文学创作的这样

一些条件的人总是为数不多：他们终年和森林、

和草原同春秋共冬夏又懂得如何在文字中藏匿艺

术密码的人来从事动物文学书写，对他们的作品

我们可以预设信赖的态度，而且它们总不会辜负

读者的期待；他们常年在野外，与山林和大海为

伴，以考察禽兽和水栖动物为业，这一类人来写

动物文学，以细腻的文笔呈现于读者眼前的动物

世界就总是鲜活、生动、陌生和震撼心魄；有的

文学人天性里就存在这样一种因子———愿意把所

有心中的爱都痴痴地倾泼向野生动物或家养动

物，一接触动物就会投入他们全部的感情、热忱

和心智；他们保护大自然生态平衡的职业需要他

们挂着、背着望远镜、照相机、摄像机和录音

机，在深山野岭间跋涉，风餐露宿，在艰险中付

出悠闲于城市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辛苦，又总能

抽时间从事动物文学的写作；他们颇具文学涵养

而矢志献身于动物保护、动物物种保护；他们本

身是科研人员、文学人或有各种学问的人，而又

愿意与动物亲密接触，与鸡鸭、猫狗、马牛羊等

动物常年厮混，把他们对家养动物与田园动物的

观察、理解所得以文学方式奉献予读者，与好奇

心特别重的人们分享他们与动物相处的心得……

以上所述的各类动物文学创作者，都有一个共同

点，那就是对描写对象的直接性和直击性，而恰

４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９年４月



是在这一点上，动物文学和其他文学尤其是书斋

文学划出了分界线。从事书斋文学创作的人数量

多，从事动物文学创作的人数量少，当是无足

为奇。

在俄罗斯，以作品的质朴和醇厚著称于世界的

维克托·彼特洛维奇·阿斯塔菲耶夫一直对大自然

怀有博大而深沉的爱心，流淌在西西伯利亚平原与

中西伯利亚高原分界线上的叶尼塞河的风风雨雨，

洗礼得他满脸皱纹、皮肤粗糙，“活脱脱一位好心

肠的西伯利亚大叔”。他笔下的大自然充盈灵性，

富有强烈的动感，在疾风暴雨过后，在絮絮叨叨的

溪水旁，他会一连数小时观察花蕾悠悠绽开，欣喜

地看着黄瓜怎样开花、结出小黄瓜纽儿；他哀叹一

片秋叶从枝头飘零到地面……他看到，狂风骤雨过

后黑麦倒伏在地上，虽然很吃力，但还是慢慢从地

上站立起来……而在这位大作家的作品里，所有这

些景语都是情语，融化着人／作家的心态和情绪。
请来读读这篇 《羽毛留下的思念》：

雪，融化了，湿漉漉的。

玻璃窗上残留着一片羽毛。鸟羽揉破了。

没有光泽而且看上去没有生命的神采，令人痛

心。可能是一只小鸟儿夜里用喙啄我的窗户，

哀求我给它些温暖，而我这个人听力不济，没

有听见，因此没有把它放进屋里来，于是这片

洁白的羽毛就贴在了窗玻璃上，像是在责

怪我。

后来阳光晒干了窗玻璃，小鸟的羽毛不知

飘落到哪儿去了。可是它却给我留下了痛苦的

思念。也许这只雏鸟儿没有找到栖身之所过

冬，没有活到春暖花开的季节。我心中有一种

莫名的郁闷和忧伤。无疑的是这片小小的羽毛

飞入了我的心扉，黏贴在了我的心上。［１］

阿斯塔菲耶夫，一位２０世纪在世界上占有相
当位置的大作家，在为谁痛苦？为谁忧伤？为什么

忧伤？思念什么？思念有多悠长？

这样的作家在欧洲、在美洲固然不止几个，但

为数也不多。

在我国，刘先平长年累月在荒无人烟的艰险处

所披荆斩棘，时时还要提防猛兽、毒蛇、山蚂蟥、

牛蜂……的袭击，每天忍饥挨饿走几十里隘道，晚

上还得在跳蚤、黑虫满身爬，在臭气熏天的牛尿味

中睡去，这样，第二天才能在鸟鸣声声中迎来清新

的黎明，才能在山崖的云海间开始在险象环生的环

境中开始工作……

小翠鸟发现鱼了，飞下了树枝，向水面扎

下来，可是不知为什么，快到水面时，他却不

往下飞了，抬起头，翠蓝的小身子向上一仰，

两只翅膀不停地拍扇着。

它就停在那个高度，不上，不下，不前，

不后，像是直升飞机泊在空中，两只小眼睛却

紧紧盯着水面。

突然，它头一低，尾巴一翘，猛地往水里

俯冲，然而小鱼在它眼皮底下遛跑了。它还停

在空中，耐心地等，直到小鱼再浮到水面，才

立刻扎下去，一口叼住……

——— 《云海探奇》［２］

动物捕食的场景可以有千千万，但是小翠鸟捕

食的技能技巧，停泊在空中的耐心，刘先平给大家

所勾勒和细描的，却是独一份。

这样的人，这样的作家，在我国尤其是凤毛

麟角。

有的作家是在庭院里和动物朋友游戏着、玩乐

着、观察着、感受着，把自己独特经验与体验精心

营造成了动物文学作品；至于动物园里的动物驯养

员，就直接把园务工作体验和所见所闻演绎成了精

致的动物文学作品。但仍然是，不是愿意在林海雪

原里付出辛苦劳瘁的人都有幸成为动物文学作家

的。所以，多大程度上能受到读者的青睐，走进人

们的阅读，还得具备文学天赋、文学涵养诸方面的

种种非意志与努力所能成就的条件。这样，进入文

学宝库、进入文学史的动物文学作家、作品就当然

只能是少数了。

五、人文文学和动物文学

人文文学和动物文学在许多时候、许多情况下

交叠在一起，只是常人没有多少区分的必要，但是

一旦准备为动物文学来建立系统的理论，那么区分

的问题就必须提到日程上来，提到著撰者的桌面上

来了。

人文文学中也有不违逆动物学原理，而其书写

的宗旨却不在意于动物文学书写的基本原理。读者

读它们，也不会意识到自己是在读动物文学。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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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首韦苇的诗为例：

　　　　　　　 听　话

老母鸡，

抱小鸡，

抱出一只小鸭鸭。

小鸭鸭，

呷呷呷，

漂在河里，

直叫妈妈。

鸡妈妈，

去救它，

“我教你刨地，

你总不听话，

现在你看，

遭淹了吧！”

小鸭鸭，

只管划，

“妈妈，妈妈，

下水来呀，

干吗尽去刨地，

河里有鱼有虾！”

鸡说鸡话，

鸭说鸭话，

哦哟什么叫听话？

你说什么叫听话？［３］

这首诗从生物学原理来看没有违背动物本性。

鸡只在泥地上刨食，爪子整天地往后抓扒，扬起蓬

蓬土尘；鸭则总在池沼、水塘里捉鱼逮虾。两者都

是没完没了，不知疲倦。但诗的写法一开始就是寓

言性的。它的宗旨乃在传达一种浅显的理趣。

再譬如金波的这首诗：

　　　　　　　 记　忆

我至今记得，

童年的时候，有一天，

我唱着歌，

从草地上走过。

突然，在草丛里，

闪过使人目眩的颜色！

我只觉得一阵寒战

从我脊背掠过。

啊，我看见了一条蛇！

我逃遁得远远的，

望着那条蛇，

它穿过草地，

又游过小河。

像一阵冷风吹过。

它慢慢地、慢慢地

攀上一棵古树，

变成了一根枝条，

在绿叶中隐没。

而小鸟，还在枝头唱着歌。

突然，那蛇，

纵身飞去，

擒住了小鸟，

也吞下了

小鸟没唱完的歌。

（我只看见

几片彩色的羽毛

像枯叶一样飘落……）

我童年的记忆里，

有星光，有月光，

也有春天的花朵。

然而，我

永远不会忘记：

那鸟儿没唱完的歌……

这首诗的内容没有违背动物文学所需要懂得的

丛林里弱肉强食的法则。丛林里天天都在演出这样

的动物觅食、捕食、掠食的场景。丛林法则要求动

物有无声无息的脚步，明察秋毫的目光，识别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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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耳朵和尖锐的獠牙，狮虎豹之类的猛兽要维持自

己处于林中食物链的高端地位，就必须具备搏杀和

捕食本领，只是动物文学的书写需守住 “中间立

场”，即清醒地认识到：没有弱肉强食的生物链存

在，丛林里的活力就难以为继———长白山虎不捕食

其他动物，哪来它们的啸傲山林、威猛无敌？！丛

林活泼泼的生动存在就是因为有丛林法则在维持着

动物的生存链条和物种繁衍规则。弱肉强食，在人

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密林里长年累月上演着。只

是，丛林法则是万不可挪用到人世间的。人性的一

大意涵就是从根本上自觉、严格排斥丛林法则在社

会、人间运用。而金波这首诗之所以无关于动物文

学，就是因为它传达的是人的 “人情味”，透露的

是一种强烈、浓稠的情商，欧洲人在这种情况下说

的 “Ｈｕｍａｎｉｓｍ”，就差不多是这个意思。这首诗所
表现的是一种弱者的生命被毁损时在作者心灵里引

起的痛切感和震撼感。你读它，你会立刻被金波心

中的 “Ｈｕｍａｎｉｓｍ”所俘获。 《记忆》属于人学—

人文文学的范畴。动物文学里也难免有人的情感因

子和审美因子在隐隐起作用，但重心不在人文。

六、动物文学被儿童文学收编的合理性分析

动物文学在原初意义上，显而易见，它不是为

儿童的文学。从创作动因到创作成品到发表园地，

作家书写动物题材的文学作品本也无意于瓜葛儿童

文学。考察许多动物文学作品之归属于儿童文学，

往往是双向的：擅长于 “人与动物”题材和动物

题材的作品问世后，作家意外地发现他们的作品能

吸引儿童，能轻易在儿童中间赢得读者；而在儿童

这边说，也希望作家能为他们提供动物题材的新鲜

故事，这类作品内容的陌生感很容易唤起他们的好

奇心，让他们从中获得阅读快感和阅读满足。于

是，创作方、儿童方、出版方三方一拍即合，共同

合谋鮸力，在社会上、在文学界、在学术界把这类

文学固化为儿童文学的一个分支 （至少在中国的

情形是这样），成为儿童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成

为构成儿童文学的一大块。但动物文学和儿童文学

仍然是若即若离的，它们的维系仍然是松散的。不

过，有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越是低龄儿童可读的动

物题材作品，作家创作它们时为儿童的故意性越

强，甚至有的就明摆着存在讨取孩子欢心的故意。

在中国，普里什文的大自然文学创作现象被关

注得最多。如果遍读普里什文的全部纪实性随笔，

那么就会发现，把普里什文认定为儿童文学作家，

确是窄化了他的作品的深远意义与影响，也涉及对

普里什文的评价高度。儿童文学确实难于涵盖普里

什文作为 “哲理抒情散文开创者”的崇高地位。

他的自然美和人性美母题的创作，反思着人性的丑

陋残酷、净化着人们的心灵，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加

速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具有如此重要价值和意义的

普里什文，应不能为儿童所独享。纵然就整体的大

文学而言，纵然就世界范围而言，很难找出第二位

作家能如他这样把自己柔韧的美学触角潜探到世界

的原初和根本，能如他这样饱蘸诗意的笔墨去触摸

人类的根脉，让读者感受到阳光与水流的纯净、树

木生长的蓬勃和繁茂。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中国黑

鹤的作品，把它们框定在儿童文学里，其实也是窄

化了它们的阅读意义。

动物文学被归属到儿童文学，是因为有相当数

量的动物文学作品连幼童都可以阅读欣赏，对儿童

具有强劲的吸引力。于是，教育工作者们就认定

“儿童大自然文学阅读是儿童教育培养体系中的重要

一环”，其理由有这样五个方面： （１）培养孩子们
对大自然人道的亲善关系。（２）为孩子们认知大自
然中繁富生态的知识及其规律奠下初步基础。 （３）
引导孩子们发现和感受大自然的美质。（４）在孩子
们的内心深处培养保护大自然的意识与愿望。 （５）
让孩子们知道到野外参加卫护大自然行动的途径。

动物文学的功能从来是双重的，既有文学美的诱

惑，同时又能扩大和深化对大自然世界的认知。教育

工作者队伍，其数量之庞大、之遍布于广大地域的每

一个角落，他们理智地、自觉地———在认识到动物文

学的作用和意义的前提下，来接受动物文学、利用动

物文学，搭起动物文学通往儿童读者的桥梁，是动物

文学的创作者们和出版者们所梦寐以求的事。所以，

动物文学成为儿童文学的组成部分，主要是因缘于动

物文学数量众多的少年儿童接受者的存在，也就是

说，动物文学在孩子们那里有 “买方市场”。

七、“动物文学”的命名

命名往往是先姑妄名之，后姑妄用之，渐渐约

定俗成。譬如今天文学理论著作中普遍采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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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 “成人文学” “女性文学”等等，究

根问底，其科学的准确度都是值得探究的。“儿童

文学”这种命名就可以被提问：“儿童文学”是儿

童的文学？是儿童写的文学？那么， “动物文学”

也是姑妄名之，姑妄用之，“动物文学”作为一个

术语其边界在不同的学人那里有不尽相同的理解，

至少有 “宽”“严”两种。

ＣＧＤ罗伯茨在２０世纪初的 《动物故事概

述》自序中第一次出现了 “动物文学”这一术语。

但是欧洲后来并没有普遍采用，即并没有用 “动

物”作为定语来限定一类 “文学”。教科书里用的

是 “大自然文学”“儿童大自然文学”“以动物为

描述对象的文学” “动物故事”。中国通常言论中

的 “动物文学”，在外国语里与 “动物故事”最相

近。看来，“动物故事” （包括篇幅较短的描述人

与动物关系、动物与动物关系的小说）的涵盖力

比较强。但在中国人的感觉里，用 “动物故事”

来概括这一类文学，似乎显得分量轻薄了些，容易

造成与动物文学内涵、规模、审美要求不相称衡的

误读，中国的动物文学作家们也不愿意说自己是

“动物故事的专业书写者”。

１９８３年—１９８５年，我撰修 《世界儿童文学

史》时，因为是史无前例，需要做的综合、归纳、

分类、命名工作是大量的。我必须在 “大自然文

学”“动物故事”“动物文学”三种指称里挑定一

种作为 《世界儿童文学史》中一类文学的章节标

示。这三种指称互有交集。我选定的指称即命名应

该能够与这样一些经典文学创造者的名字相配称：

汤·西顿、费·萨尔登、米·普里什文、韦·比安

基、乔伊·亚旦森、椋鸠十、吉约……这三种指称

都有 “动物文学”的内涵，但三者所指不尽一致。

哪一种指称与我对文学史是最恰如其分的呢？写文

学史，文学性必须立为第一标准。而所谓文学性强

不强，又主要取决于作品中人和动物的形象多大程

度上是成功的，对于人与动物关系、动物与动物间

的关系的描写多大程度上是精准和深刻的，对于动

物传奇的表现多大程度上是地道的和到位的。“大

自然文学”的描述对象包括山川湖海间生活着的

所有生物，虽然野生动物必然是描写的主要对象，

但对植物、花卉的观察与实录也一定会占相当重要

的位置 （俄罗斯的尼·帕甫洛娃博士就是专写以

植物、花卉为描述对象的文学作品的，并流传至

今）。对植物的描写多半是静态的。然而对孩子有

着强大吸引力的则总是动态的甚至惊险的描写，狂

野、猛烈、奇谲、跌宕，传奇性和陌生感和意想不

到的结局等等，总是更能抓住孩子的阅读注意。

“动物文学”书写注重的是后者。更重要的是，

“大自然文学”不涵盖活跃在田园中、庭院中、动

物园中的动物，而动物文学中的 “狗猫文学”是

其重要一脉。我于是有理有据地选定了用 “动物

文学”来命名以西顿·汤普森、普里什文、比安

基、吉约和他们的动物小说为高地标志的这一大块

文学。定名时引用了法国安·拉格尔德的话：动物

文学中的动物 “比神话中的仙女们要更可信；也

引用了日本户川幸夫的话：“动物教我们的东西意

外的多。”并指出：这个文学品种吸引了一些生物

学家和大自然探索者为少年儿童创作了许多新奇而

又有多重价值的作品。

自中国有儿童文学理论著作以来，这是头一次

在文学史里设置独立章节来绍介和阐述这块内容独

特的文学。２００９年，在 《世界儿童文学史》出版

后的第２３年里，在应运而生、面貌崭新的 《儿童

文学概论》（朱自强著）里，《动物文学》被作为

其中的 “第十一章”进行了理据齐全的论列。到

此， “动物文学”的崛立和它的命名应已是稳定

了，没有人去动摇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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